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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

在滨州市北部，距离海岸线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算太大的村庄，一半泥土一半砖瓦的房子让这个村庄有着与

中国北方大多数村庄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但就是这样一座普通的小村庄，却有着一个大气的名字——— 帝赐街，外界界也许

并不知道，这个小村庄里曾经有过一座恢弘庄严的帝王行辕。直到今天，村庄里的人们对于那段如同梦幻一般存在过的的历

史仍能如数家珍，善良的人们依旧相信，那座曾经的帝王行辕是这个村庄历史传承的缩影，庇佑着他们代代子孙。

传说 >> 世代相传帝王赐，武帝拴马跑马街
帝赐街原为无棣县马山子镇

的一个村落，2010年北海经济开
发区成立以后，便和马山子镇一
起划归北海新区管理。《无棣县
志·疆域志·古迹篇》(民国版)载：

“帝赐街，在城北70里，相传汉武
帝驻跸于此。”但是汉武帝是否真
的来过，或是这处遗址属于别的
朝代，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资料表
明，但是淳朴的人们坚持着祖辈
的传承，相信村名是由帝王钦赐。
在村北大殿遗址附近一处农田
里，78岁的蔡会治还在忙碌着，听
我们问起帝赐街的事情，他把锄
头一放，往地头一蹲，兴致勃勃地
和我们聊起了那些从老一辈人口

中听来的传闻。蔡会治告诉我们，
他并不识字，知道的这些都是祖
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听说是汉朝
汉武帝来过这里，在村子前面的
十字路，以前也叫跑马街上拴过
马，还建了一座宫殿，那个高台子
以前老人们叫大殿，说是皇帝在
那里住过，我们这个村名据说就
是皇帝赐的。”蔡会治说。

不仅仅是蔡会治这样的老人
对村子有这样的感情，土生土长的
新生代农民们也对这座村庄有着
深厚的情感。三十岁左右的蔡会藏
一直热心研究着村子的历史，并把
从网上搜索的资料以及村子自有
的资料小心地整理打印出来，他告

诉我们，在大殿的遗址上，曾挖出
过一些保存完整的盆、碗、罐等陶
瓷器皿和宋代铜钱。有一种碗还很
像宋代的耀州窑的笠碗，“这里以
前还挖出过一张大供桌，长三米左
右，宽一米，高也差不多一米，桌子
腿上刻着万历年、帝赐街几个小
字，我小的时候学堂里就用那个供
桌当课桌，我们都在那个桌子上读
书学习，但是后来不知道那个桌子
去哪里了。”据村民介绍，帝赐街村
曾经更改过名字，改为“朝阳村”，
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村民认可，
在几年之后便又改回了“帝赐街”。
说起这一典故，蔡会藏笑着告诉我
们，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也就是

1967、1968年的时候，觉得帝赐街
这个村名有些封建迷信的思想，就
改成了“朝阳村”，“但是村民们并
不认可，说朝阳村都不知道在哪
里，地图上也标注的帝赐街，五六
年以后就又改回来了，村里都觉得
还是帝赐街亲切，叫着也顺口，帝
赐街都这么多年的历史了，都有感
情了。”

这座村落的村名是哪个皇帝
钦赐的，汉武帝是否驻足此处并
在曾经的跑马街口拴过马，这些
对于村民们来说都不重要了，在
他们的心里，世代相传下来的帝
赐街传闻就是他们一直信奉的事
实，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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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 帝王行辕早已逝，空余残砾对苍天

夜听窗外雨打芭
蕉，油灯燃尽岁月斑
驳。一座城市像一个
人。

是灯红酒绿的张
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
然？一座城市有一座城
市的性格，它像一杯醇
酒，需要慢慢品味。无
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本地人，还是客居异乡
的漂流族，无不在创造
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
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

文化是一种力量，
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
当繁华褪尽，人们还能
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
归属，这是一座幸运的
城市，也是一座城市的
幸运。

本报特推出“文化
寻踪”栏目，深度挖掘
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
的点点滴滴，将这座城
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
实而优雅地展现在您
的眼前。

沧海桑田 >>

殿前九口古井

八口已无痕迹
在传闻中，这座宫殿前还

有呈一条直线排列的九口古
井。从大殿遗址下来，周围的枣
树长势旺盛，枝干上还带有许
多尖锐的小刺，我们小心翼翼
的躲避着枣树枝，脚下的草丛
里不时会蹦出几只蚂蚱或是飞
出某种昆虫，我们在葱郁的小
树林里穿行，只为找到那九口
传闻中的古井。这里背靠大海，
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都依靠着
海洋给予的馈赠生活着，据史
料记载，在宋朝山东沿海北起
滨州，南至日照都设有盐场，北
宋时的无棣县也已开设盐场，
称为“永利场”，人们在享受海
盐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却以
世代饮用咸水为代价。据村民
介绍，这里是退海之地，土地大
多是盐碱地，在通自来水之前，
饮用水都是咸水，“但是听以前
的老人们说，只有那九口井里
的水是甜的。”没有人知道这九
口井是何朝何代打出来的，一
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的便是自
小时候起这九口井就已经存在
了。我们披荆斩棘，只是想要见
到这九口在现代人心中依旧有
着些许神奇色彩的古井，在临
近一个水湾的地方，我们找到
了一口被层层干枯树枝掩盖的
水井，拨开树枝，用青砖垒砌的
古井呈现在我们眼前，井壁上
的青苔早已干死，一层层的青
砖历经井水的打磨四个角都已
经变得圆润，井里被泥土填充
了大半，依稀能看到下面的水
渍，这就是那九口古井之一，但
是其余八口古井我们没有找
到，在村委会工作的蔡凤东指
着村西边的一大片湖泊告诉我
们，九口古井之间距离都比较
远，有几口井就在湖泊的下面，
还有几口被埋在土地下面，已
经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了，“但
是老辈人告诉我们，这九口古
井呈东西走向其中有 7眼为青
砖砌成，2眼为石片砌成，都在
一条直线上，贯穿整个村子。”
据了解，这几口古井中曾经出
土过一个小瓷碗，这让村民们
更加相信，这些井是古代时打
下的。“在古代是用什么仪器来
测量呢，村子里其它地方打出
来的井都是咸水，就这一条线
上打出来的井里是甜水，真的
很神奇。”蔡凤东这样告诉我
们，话语中流露出对祖辈的自
豪和钦佩。

现在帝赐街村子里家家户
户早已经通上自来水，结束了咸
水煮饭的时代。井，这一种曾经
方便广大农村取水的水源地，如
今消失在四通八达的自来水管
道中。那九口古井在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之后，也已经背负着历史
堙没在时光里。

栏目寄语：

19日上午，我们沿着村里的
直道往前走，一直走到路尽头然
后左转，那座传闻中的行辕就这
样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想
象中的高墙大院，也没有想象中
的雕梁画栋，哪怕连一个大殿的
柱子都没有，我们面前只有一个
呈立体梯形的高台，东西长约五
六百米，南北宽约三百多米，这
个高台比周围平地高近两米，而
且台地由南向北分三层逐渐增
高。去往这个高台的小路上散碎
着，似乎是那座行辕存在过的唯
一痕迹。沿着这些瓦片，我们登
上了这个高台，站在上面可以俯
瞰半个帝赐街村，至此，我们才
依稀有了些置身帝王行辕的感
觉 。据 村 子 里 老 一 辈 的 人 们 介
绍，我们站的这个高台，就是曾
经那座行辕的大殿，因为只有帝
王居住的行宫才可以建得这么
高大。曾经的大殿遗址上，如今
已被这里的村民种满了枣树、玉
米等农作物，在遗址一侧的断层
上，能清楚地看到土方下面埋着
一层又一层的瓦片、瓷器碎片等

古老的物件，据村民介绍这里还
出土过一个土灶锅台，这些老物
件的碎片无声地昭示着那座曾
经恢弘大气的宫殿的确存在过。

蔡会藏和在村委会工作的
蔡凤东带着我们再次来到了大
殿 遗 址 前 ，蔡 凤 东 指 着 由 南 向
北分三层逐渐增高的几级高台
告 诉 我 们 ，层 层 增 高 的 地 基 就
能看出这是古代等级分明的标
志，“越大的官越有钱的大户人
家 才 能 住 这 么 高 的 房 子 ，普 通
人 家 的 房 子 是 不 能 盖 这 么 高
的 。”我 们 绕 到 大 殿 遗 址 的 一
侧，在断层处用树枝翻找，不时
能看到一些雕琢精致的瓷器碎
片 ，蔡 会 藏 随 手 从 遗 址 处 拿 一
块 碎 瓦 片 告 诉 我 们 ，这 些 瓦 当
应该就是汉朝的瓦当，“你看上
面 的 纹 路 是 格 子 状 的 ，好 像 是
用 布 蒸 出 来 的 ，听 人 家 说 这 种
标志就是汉代瓦当的标志。”随
后蔡凤东又递给我们一块刚从
土 里 挖 出 的 瓷 器 碎 片 ，上 面 碧
绿 色 的 花 纹 清 晰 可 见 ，埋 藏 这
么多年依然釉色鲜艳。

蔡 会 藏 告 诉 我 们 ，从 这 些
瓦 当 和 瓷 器 碎 片 来 看 ，这 里 曾
经是一个很繁华经济很发达的
地 区 ，但 是 现 代 却 远 不 如 古 代
时那样发达了，“村子里确实资
金 很 少 ，所 以 这 些 有 着 上 千 年
历 史 的 古 遗 址 要 么 就 被 埋 没 ，

要么就被破坏掉，无法发展。”
说 到 这 里 ，蔡 会 藏 的 神 情 有 些
寂 寥 和 惋 惜 ，他 望 着 那 座 曾 经
的 大 殿 深 深 地 叹 了 一 口 气 ，这
声 叹 息 里 ，饱 含 着 村 民 们 对 于
小 村 庄 发 展 的 急 切 ，对 于 历 史
遗址保护不当的担忧。

图为大殿遗址前的古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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